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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出征》是一本讓人重新審視自己，拯救自我，

傾聽自己內心的書，書中的內容處處可見禪意。雖然當中的

篇幅不多，但卻足以讓閱讀的人陷入沉思。不論是心智仍在

成長的青年，或是工作多年的成年人，這本書都可以讓您重

新解讀自己，踏上自我拯救的征途，釋放那在「盔甲」背後

真正的你。 

 

一、我執 

故事的開首，有一位威名遠揚的騎士，他威武斬殺惡龍，

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他每天為了國家和人民出征，為

此，他不惜一天到晚都穿著盔甲，就連吃飯睡覺也不曾脫下。

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都忘記了他真正的樣子，就連他也忘

記了自己活在盔甲背後的模樣。終於，他的妻子忍受不了這

樣的他，要求他從此脱下盔甲，可是無論如何，盔甲就像是

鑄在他的身上，硬是不能脫掉。無奈的他只好去尋找行蹤不

明的法師，祈求能把盔甲脫掉，而在法師的引導下，他開始

走上真理之路…… 

 

在還沒有踏上征途之前，法師說騎士的整個人生就像是

一個迷失的人 在到處亂轉。離開了戰場的騎士，便等於



是失去雙翅的大鳥，他在天上飛 翔太久了，長時間的飛行

讓他忘卻了走路的感覺。他沒有基本的生活技能，他不知道

如何能在失去別人的情況下保存性命。他不懂得在荒野尋找

方位，不懂得如何分辨能用以充飢的果實。他對世間很多的

事情都一無所知，因 此他在陌生的地方到處亂轉了好幾個

月才尋到法師。戰場上的知識根本不 能幫助他生存，他多

年以來所累積的戰績，自我建立善良勇敢聰明的人設，在離

開他所屬的地方後，便也沒有了可用之處。那些讓他不惜放

棄脫下盔 甲與家人朋友相處的時間，在他奔波勞碌的一生

中又有什麼意義？ 



 

真理之路上共有三座城堡，分別是沈默之堡、知識之堡、

志勇之堡，通過這三座城堡，騎士最終成功脫下盔甲，站在

高處，放開胸懷，感受世間的一切。 

 

二、無我 

盔甲縛其身，如何能脫掉？透過空無一人的「沈默之堡」，

騎士丟掉世俗賦予的時間概念，把思緒專注在己身上。在沈

默的時間裡，他重新傾聽到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沈默不單

單只是無聲，而是心無雜念，靜下來的時間，你的心中所想

只有自己。在與人為伴的日子裡，我們總是無法看見真實的

自己，因為在同伴面前的我們只希望能表現出我們最好的

一面，我們無法脫下保護衣，讓別人看見我們的掙扎和痛苦，

我們害怕別人發現我們內心深處的最大恐懼。可是人類是

群居動物，我們不能徹底斬斷和別人的聯繫，但我們卻可以

靜下來，在空無一人的環境裡，擺脫纏繞自我的保護層，直

接面對內心被埋葬的恐懼。 

 

三、無常 

而在漆黑一片的「知識之堡」，對於自我的認知，是點

亮出路的明燈，惟有自知才能點亮自己內心，找到再次出發

的路途。城堡裡碑文上的一句 話「你是否曾經錯把需要當

成了愛？」引起了我的無盡反思。我是否曾經 認為只要對

别人有所需要和期待就是愛？我是否錯把向身邊人的索取當

成 了我對他們的愛？身為高中生的我，在每天繁重的學業

壓力下，是否經常 忽略家人在不經意間帶來的溫暖？又有

否曾試過因壓力的不堪重負而對他 們大聲吆喝？我不但沒



有感激他們不是必然的付出，甚至還沒有意識到自 己早已

把他們的付出當成為理所當然。我的父母經常因我的學習道

路而做 出讓步，他們理解也萬分體諒我在學業上的壓力，

他們的愛免去了我在家 庭這層身份上的一切責任。反之亦

然，他們為我承擔了本該在我雙肩上的 重擔。在這個家

裡，我毋須理會任何的家務瑣事，我只需做我的學生，一 

心一意踏上我的學習之旅，去追尋我所嚮往的詩和遠方。我

憑籍他們的無 私的愛向他們無盡地索取免去家庭職責的特

權，可我憑什麼可以在給不出 愛的同時對別人的愛有所期

許？ 



當人面對著變換無常的世俗塵事，被大大小小的生活瑣

事所壓垮，每  天沈浸在勞累一詞裡的時候，愛就不是他

們首要可以注意到的事情了，人 們習慣把沒有盡頭的工作

放在他們關心榜的第一位。在勞累的工作裡，我 們下意識

地把次要的情緒隱藏，長時間以來，我們就像沒有感情的工

作機 器，我們感知不了自己內心情緒的變化。與此同時，

我們的共情能力被累 積下來的痛苦情緒麻木了，感受不了

別人對我們傳來絲絲點點的愛，所以 在慌亂中的我們只好

繼續在不停的工作裡尋找自我認同。這樣我們不但更 加感

受不了別人的愛，更會誤以為自己心中的空洞與荒蕪是因別

人對我們 的愛並不足夠。我們感受不了愛，因此我們要求

別人給予更多的愛，以為 這樣就能填補內心的情感缺失，

我們瘋狂的掠奪别人的爱，以此延缓情感 空洞的吞噬。我

們把向身邊人的索取美名為對他們的愛，但當你不懂得愛 

自己的時候，又如何能給予他人愛呢？ 世事變幻無常，我

們又何必執著，傷害別人損耗自己？ 

 

四、無住 

征途的最後一個城堡——「志勇之堡」，主宰恐懼和疑

惑的魔龍是城  堡大門的鎮守者，想要通過，打敗牠是唯

一的辦法。在擁有充分的自我認 識後，運用自己的志氣與

勇氣，你將能克服對未知的恐懼和疑惑。當我們 在直接面

對內心恐懼，重新獲得情感後，我們對自己的缺陷和不足便

有充 分的認識，但我們真的能擁有勇氣去接受它們，修補

後天的不足，並且伴 隨著與生俱來的缺陷一起步向漫漫的

未知前路嗎？當我們能感受到心中的 恐懼，再跨過它。那

麼在面對未來無法提前預知的事情時，便也沒有什麼 可憂

心的了。此時此刻，我們能做的唯有順應自然，活好眼前的



每一刻， 抓緊可以看見的一切，不讓任何一絲精力溜走到

不該存活的過度擔憂中。 人在面對未來的未知世界裡，不

可能不會因不確定性而害怕。但我們可以 憑藉對自身的了

解走向未知，我們可以自身的志勇抵擋恐懼的支配，堅定 

地向未知走去，之後你就會發現所懼之物是何等的渺小，何

等的不足畏懼。 

 

通過這三座城堡，騎士最終在真理之巔放下執念，身上

的盔甲也全部掉落，他重新看到了自己真實的樣子。 

 

「人人皆困在盔甲中，只因盔甲處處有」，生活在世間

上，我們難免會遇到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困難，有些人日求

三餐夜求一宿，有些人竭力涉 



足世界未知的領域，不得其果。「各人皆有難念的經」，可

以困住人的東 西隨處可見，被困無法脫身而正在遭受痛苦

的人不止一人。可是如果困住 我們的是自我締造的「盔

甲」，那麼這將會是最輕而易舉就能打破的牢籠。 

 

五、明心見性：世界如心所呈現 

 

隨著在不同時間裡的經歷，我們的思想會產生相對的偏

差，為了保護  自身免受傷害，我們會開始自我建造「盔

甲」，我們特意挑選善良、聰明、勇敢等美好的形容詞包裹

自我，用以對抗世間一切的無情侵蝕，我們以盔 甲抵擋被

社會淘汰的厄運，抵擋別人不慈祥的目光，抵擋不公平的待

遇。 人們就像這書中可憐的騎士一樣，把盔甲當榮耀，向

世人展示自己的美好，可如果你本来就圍繞著這些美好的詞

藻，你又為何需要刻意向別人證明自 己呢？過度地彰顯美

好善良，做出違反本性的事情，時間久了，我們就會 喪失

自然純真的天性，讓身邊的人連同自己看不見自我真正的模

樣，最後 這個自我建造的「盔甲」會隨著時間而徹底鑄在

身上，拿不掉也脫不下。 

 

人們自以為地披上了華美的外衣，認為自己內裏就如同

表面的光鮮亮  麗一樣美好，但事實則可能恰恰相反，他

們的內裡可能早已變得腐爛不堪。他們以為包裹自己的是美

好善良，但實則是欺騙，貪婪，憎恨，嫉妒，恐 懼和無知

在圍繞著自己。 

 

我們把真正的自己鎖在盔甲裡，我們拒絕真正的自己，

逃避愛人和被愛的沈重負擔，恐懼面對現實的未知。我們忽



視在盔甲裡哭泣的自己，任由時間配合著淚水在盔甲裡生

鏽。盔甲隔絕了一切的情感輸入，腐蝕了任何的情緒變化，

我們再也感受不了別人和自己的情感，再也看不清在盔甲

外所珍視的人。那麼我們活著的意義又是什麼？為了維持

表面上的完美，穿上量身定做的盔甲，為了轉瞬即逝的榮譽

和虛無的光榮感，沈溺在自我構建的甜蜜謊言裡，最終丟失

真正的自己。在營役的日子裡，你有多久沒有感受過家人的

溫暖，沒有聞到花朵的芬芳，或者清楚地聽到優美的歌曲了？

盔甲已經終日不離身多年，也許你早就忘了不穿盔甲的感

覺。拋棄自我以顯完美，是否真的可取？ 



慶幸的是，困住我們的是自我締造的盔甲。身為

建造盔甲的匠人，我  們除了擁有構建它的能力以

外，同時還有了拆除它的力量。拆除它最大的 困

難，便是我們不認知自己仍保有拆除它的能力。世

界上有著千百種困難，有些不能只依靠自己個人力

量完全解決，它們更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但

破除這個盔甲並不需要，自己只需要自我意識到盔

甲的存在。當盔甲過 度保護我們，甚至影響到我

們待人處事的能力，那麼我們便要尋找方法脫 下

它了，例如運用在佛家裡的禪修概念「自淨其

意」，忘記執著，專注己 身，重新審視皎潔無瑕

的自己。 

 

人生漫長，我們難免會有所迷失，我們不能一邊

忙著到處奔跑，一邊學習如何面對自己。如果你突

然發現自我建立的保護屏障困住了自己，不妨試著

停下來，遠離煩囂的人群，細心傾聽自己內心的想

法，擁抱真正的自己。人總需要為自己而戰鬥，尋

找契機卸下層層武裝和屏障，為自己走上征途，這



場戰爭你會面見真正的自己。 

 

（3484 字） 

 

 


